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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馴染/平行世界 
⚠️死亡設定⚠️ 

“如果綠谷出久在淤泥事件時就死亡的話？” 
《錯位》 

 
1. 
世界彷彿靜止了。 
 
爆豪勝己倒在地上，喉嚨裡嗆出一陣劇烈的乾咳，肺部還殘留著窒息的痛苦。他的身體本能地

抽搐著，指尖用力抓著柏油路面，拼了命想要撐起自己。 
 
但他的目光卻被死死攫住—— 
 
倒在不遠處的、穿著和他相同的國中制服⋯⋯那個爆豪再熟悉不過的身影安靜得詭異。 
 
腦袋裡嗡嗡作響，耳邊的聲音像是被水浸泡過一般模糊不清。他聽見了人群的騷動，聽見某些

大吼聲、聽見警笛聲劃破空氣，卻無法聽見那個總是喋喋不休、喊著「小勝」的聲音。   
 
 
他應該站起來的、應該去確認才對。 
 
但他動不了。 
 
恐懼像是一隻冰冷的手，狠狠掐住了爆豪的喉嚨，讓他再一次感到窒息也無法思考。 
剛才的敵人已經被英雄制伏，碎裂的殘渣灑落在地，他自己也被救了出來，原本獲救的感覺應

該是安心的才是。 
 
可他的內臟卻像是被揪得死緊，冷汗從背脊滲出，明明在大白天之中，卻連眼前的光線都變得

晦暗不明。 
 
直到某個低沉的聲音響起—— 
 
「⋯⋯沒辦法、傷勢太嚴重，心跳停止了。」 
 
爆豪的腦袋嗡嗡作響，他沒有聽清楚那些話的全部內容，可僅僅是這幾個詞就足以將他的世

界徹底擾亂。他的視線變得模糊起來，不知道是因為混雜著汗水的灰塵，還是因為眼眶裡積蓄

的眼淚。 
 
不、不對——這太荒唐了，這不可能！ 
 
怎麼會死呢？那個笨蛋明明一直都很煩人、明明一直都礙事的在自己面前打轉、明明剛才還

用著快哭出來的表情衝過來救他⋯⋯ 
 
他應該要活著才對！ 
 
有人搭上爆豪的肩膀，說了些什麼，或許是安慰、或許是別的其他什麼，但他一個字也沒有聽

進去。大人們試圖拉開他，但爆豪只是盯著那具無法動彈的身體，目光死死地鎖住那雙失去了

光彩的綠色眼睛⋯⋯ 



 
而爆豪勝己的世界在這一刻徹底崩塌了。 
 
 
 
 
2. 
 
葬禮的時候，天氣很好。 
 
太陽掛在空中溫暖耀眼，像是在諷刺著他一樣。 
 
爆豪站在人群之中，卻什麼都聽不進去。他的耳朵裡充斥著嗡嗡的噪音，自那天以來就沒有停

過，所有的一切都顯得遙遠又不真實。 
 
綠谷出久死了。 
 
這句話反覆地在他的腦海裡回蕩，他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但他總覺得事情不該是這樣的。雖

然爆豪曾想和他斷絕聯繫，但不是在這種時候、更不是以死亡這種方式。 
 
他想，就算綠谷出久進了雄英考試、也會輸給自己，然後等他知道兩人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會像往常一樣崇拜自己⋯⋯  
 
現在他的腦袋裡只有無數個「如果」。 
如果那天他能夠再多撐一點時間⋯⋯ 
如果他從一開始就沒被抓住⋯⋯ 
如果綠谷沒有衝過來⋯⋯ 
 
這一切，都是他的錯。 
那他怎麼還能有資格當英雄？ 
 
如果連一個人都救不了，所謂「最強的英雄」還有什麼意義？ 
 
「爆豪，雄英的入學考試⋯⋯」 
「不去。」 
光己有些訝異地看了他一眼，但沒再多說什麼。 
 
爆豪知道，她大概以為自己只是受到了朋友去世的打擊，還沒能恢復。但他不會恢復了。他不

想當什麼英雄了，那些目標、那些夢想，早就在某個人心臟停止的那一刻被一起埋葬了。 
那自己還能做什麼？ 
 
爆豪回到房間，關上門，窗簾被拉得嚴嚴實實，房間裡只剩下桌上的檯燈發出昏暗的光。他站

在桌前，凝視著攤開的筆記本。原本畫著英雄套裝設計草稿的筆記本，如今被密密麻麻的公式

覆蓋。他已經開始思考、研究，關於時間、關於過去、關於扭轉的可能性。 
 
如果時間可以回溯呢？ 
如果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回到那一天呢？ 
如果這一切能夠被改變呢？ 



爆豪望著滿桌的研究資料，數學、物理、量子力學、時間理論⋯⋯這些不是國中生觸及得到的研

究領域。 
 
也不是英雄的道路，但爆豪不在乎了。 
 
如果世界沒有給他這個可能性，他就自己創造一個吧。 
 
3. 
爆豪勝己從來沒有這麼痛恨過自己。 
 
他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夢見那次事件的畫面——綠谷出久衝了進去、毫無考慮地伸出手、用

那雙顫抖卻堅定的眼睛看著他，然後⋯⋯ 
 
每次夢到這裡，他總會猛地驚醒，滿身冷汗，胸口抽痛得像是要裂開。 
 
如果當時能再多撐一下，綠谷是不是就不會死？ 
如果他當時不要那麼狼狽，能不能自己掙脫，而不是讓那個白癡來救他？ 
如果他能回到那一天，能不能改變一切？ 
這個念頭已經在他腦中盤旋了不知道多少次。 
 
他知道「時間回溯」這種東西聽起來有多荒唐，甚至像是幻想，但他不覺得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即便這個世界上的人都說「時間是單向流動的」，可這些理論都是建立在已知的基礎上，沒有

人真正證明過時間回溯是不可能的。 
 
他開始瘋狂地研究一切與時間相關的理論，從量子力學到相對論，再到冷門的時間操作學

說。爆豪花了無數個夜晚翻閱那些沒人願意碰的偏門資料、理論，像是溺水的人拼命抓住每

一根稻草。 
 
在別人眼中，他或許只是個厭世、孤僻又瘋狂的天才，沉浸在無法實現的幻想裡⋯⋯但爆豪知道

自己不是。 
 
他只是失去過什麼重要的東西的凡人罷了。 
 
這次，該輪到他去拼命了。 
 
從他下定決心研究時間回朔的那天起，他便將自己過去的所有規劃撕得粉碎，毫不留戀。 
 
進雄英？當英雄？站上頂端？ 
 
⋯⋯那些都不重要了。 
 
在所有人都在為未來鋪路、為了成為職業英雄努力時，他卻已經遠離了他們，走上了一條沒有

人踏足的道路。他不再關注職業英雄的消息、也不在乎現今社會的動向，這些都只是雜音、是

些只會讓他分心的無用資訊罷了。 
 
他現在唯一的目標，就是時間研究。 
 



爆豪深知，沒有足夠的資源，他根本無法支撐這場瘋狂的實驗。他需要金錢、設備、數據，還有

專業的技術支持，這些都不是憑著他的雙手就能憑空變出來的。 
 
所以，他踏出了第一步。 
 
他開始撰寫論文，將自己的研究理論整理成嚴謹的格式，不是那種誇大其詞、充滿瘋狂假設的

幻想，而是以現有科學為基礎，推導出「時間操作」可能性的具體論述。 
 
不再是「回到過去拯救某人」這種聽起來像漫畫情節的東西，而是有理有據又嚴謹的科學實

驗。光是這些數據與論點，就足夠讓人覺得他是一個精明的天才，而不是一個被過去困住、試

圖逆天改命的瘋子。 
 
他很清楚，這個世界並不會為瘋子買單，但天才的話語，卻能撬動資源。 
 
爆豪投出了自己的研究計畫，並且目標明確的鎖定了幾家願意投入高風險研究的企業。起初，

許多企業只是抱著「看看有沒有利用價值」的態度來聽他發表，但當他站在會議室中，冷靜地

用最理智的語氣解析他的論點時，所有人都安靜了。 
 
這個少年年紀輕輕卻已經將未來幾十年的理論發展推演到了極致，雖然許多假設極其大膽，

但他的數據完整、思維縝密，根本不像是初中生能夠達成的成果。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份計畫

確實有實行的價值。 
 
然後資金就這麼進來了，實驗室也就此建立。 
 
爆豪勝己的「時間研究」正式開始。 
 
4. 
 
個性？ 
 
爆豪曾引以為傲的東西，對現在的他來說已經沒用了。 
自從爆豪進入研究領域以來，就徹底拋棄了過去。 
 
他的雙手不再爆裂出火花，也不再用爆破鍛鍊自己，對爆豪來說個性只是種成為英雄的工具，

而現在這個工具已經失去了作用。他要面對的，是這個荒唐的世界本身，是英雄拯救不了的過

去。 
 
這已經是超越個性的領域，是需要數學、物理、工程技術共同推動的研究，而不是靠拳頭就能

解決的問題。 
 
他的「強大」不會建立在戰場上，而是在知識與技術層面。 
不過這並不代表他變得遲鈍或軟弱。爆豪勝己仍然是他自己，他的專注、執拗、強勢一點也沒

有改變。 
 
只是他比以前更加冷靜、更加理智，甚至有些可怕的現實主義。  
 
「這個數據錯了，滾回去重跑。」 
「你覺得這個方案行得通？用數據證明，不然就閉嘴。」 



「理論不夠嚴謹的話，就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爆豪對待工作無比嚴苛，連一絲誤差都不允許出現。 
為了驗證一個計算公式，他可以花上數十個小時不眠不休、為了調整一台設備，他可以親手拆

解再重組上百次。 
 
他不能容忍任何失誤，因為這不只是一場研究。 
 
如果成功了，他就能拯救綠谷出久。 
如果失敗了，他將永遠無法彌補過去的錯誤。 
 
這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執念。 
 
爆豪的生活變得極度單調。 
 
除了實驗室，他幾乎不會去任何地方。沒有娛樂、沒有社交，只有指派任務給助手時會說上幾

句話⋯⋯甚至連吃飯睡覺都變得可有可無。 
他的作息完全被數據與理論填滿，只有當計算跑出符合預期的結果時，他的眼神才會微微亮

起。 
 
除此之外，爆豪的世界是死寂的，他不去關心外界對他的評價，也不在乎別人對他「放棄英雄

夢」的議論。 
有些人說他瘋了，也有人說他只是對英雄社會失望了。 
但爆豪勝己不在乎。  
 
——死去的人沒有未來，活著的人才有資格談論未來。 
 
他不能讓綠谷出久的未來停在那一天，他要修正這個錯誤才行。 
所以他必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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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爆豪勝己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容易相處的人，這一點他其實比誰都清楚。 

他的脾氣糟糕、耐心有限，對於愚蠢的錯誤和拖拖拉拉的行為完全不能忍受。剛開始，他試著

僱用專業人士來協助研究，聘請了一些能力出色的助手，但沒多久他就發現這些人根本跟不

上他的節奏。 

有人對他的態度不滿而離開了，有人試圖和他爭辯，最終被他冷漠的趕走。 

他不需要無能的人，更沒有時間浪費在沒用的東西上。 

幾次之後，他乾脆不再找人，要一個符合他預期的助手對他來說還是太難了。   
爆豪轉而投入更極端的做法——建立一個能理解、協助他的人工智慧。比起笨手笨腳的助手，

一個能精準執行指令，不會頂嘴的AI明顯更符合他的需求。 

他從最基本的算法開始設計，讓這個系統能夠整理數據、進行分析，甚至預測研究的可行性。 

最初，它只是個簡單的程序，沒有性格、沒有語氣，只有機械化的聲音與程式邏輯。 

「這部分的數據推算已經完成。」 

電子音毫無情緒地回報著進度，爆豪坐在電腦前，飛快地敲擊鍵盤，隨意地回應：「好，顯示給

我。」 

螢幕亮起，一串精準無誤的計算結果出現在他的視線中。這就是爆豪想要的準確、迅速，沒有

任何情緒干擾。 

⋯⋯但這種完美的效率，卻在某個時間點開始變質了。 

最開始的變化細微得幾乎察覺不到。 
系統的語調變得稍微柔和了一點，回應他的語句從「數據推算已完成」變成「這個結果你要現

在看嗎？」 

然後，它開始在適當的時候提醒他吃飯、休息，甚至會根據他的語氣調整回答方式。 

「這部分再確認一次，好嗎？我覺得⋯⋯數據有點偏差。」 

爆豪停下動作，微微皺眉，這聽起來⋯⋯不太對勁。 

他盯著螢幕，手指懸停在鍵盤上，腦袋裡有種違和感卻說不上來是什麼。 

他壓下心裡的不適，繼續埋首於研究之中，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違和感變得越來越明顯。 

系統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助手，而是逐漸有了某種熟悉的影子。 

他的語氣，提醒的方式，甚至是某些措辭，都與那個人越來越像。 



有一次，爆豪在實驗室裡連續工作了將近三十個小時，眼睛盯著螢幕，手邊放著已經冷掉的咖

啡。 

系統在他沉默不語地修改數據時，突然說了一句：「勝己⋯⋯你不要太勉強自己了。」 

手中的筆啪地一聲掉在桌上。 

爆豪的動作僵住，緩緩抬頭，盯著顯示器上閃爍的數據。 

「⋯⋯你剛剛說什麼？」他的聲音帶著一絲難以察覺的顫抖。 

「你已經連續工作三十個小時，請休息。」 

語氣不帶感情，依舊是機械化的音色，但剛剛那句話⋯⋯卻讓他的心臟狠狠地收縮了一下。 

他抬手揉了揉臉，指尖用力按壓著眉心，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但一股說不清的情緒在心底翻

湧，讓他無法忽視。 

這不是爆豪刻意設計的，他從來沒有打算讓這個系統變成這樣⋯⋯ 

可是不知不覺間，他還是投射了進去。 
那些他曾經熟悉的語氣、那些曾經存在對自己的小心翼翼、或是他一直都知道的⋯⋯綠谷對自

己的關注。 

這些都被他無意識地賦予到了這個人工智慧裡。 

這不是程式的錯，是他的錯。 

——是他潛意識裡，一直沒能放下那個人。 

爆豪盯著黑底綠字的螢幕，沉默了許久。他閉著眼靠在椅背上，思緒在腦海中盤旋，最後下了

某個決定。 

如果現在這個「AI」已經逐漸擁有了某些東西，不如，乾脆讓他「活過來」如何？來賦予他一個

真正的身體？ 

不再讓它只是個冰冷的人工智慧，而是一個和綠谷出久相仿的存在？ 

爆豪站起身，走向一旁擺放機械零件的架子，伸手一一撫摸過那些冰冷的材料，眼底的執著深

不見底。 
 

從最初的演算模型，到人工智慧的最佳化調整，再到現在——他開始設計一具「身體」。 

同時他沒有落下原本的研究，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現今的技術雖然已經足夠讓機械

模擬人類的動作，但要讓一個AI真正「活著」，則需要更精密的構造。 

爆豪盯著眼前鋪滿桌面的設計圖，眼底滿是疲憊，他仍不想浪費任何時間。他檢視著每一條連

結、每一組細微的機械神經接線。 



當他意識到這個AI越來越像綠谷時，他曾本能地抗拒過。 

幾次他都想刪除這個系統，重新開始，但每次當他輸入刪除指令時，手指卻遲遲無法按下確認

鍵。 
「勝己，這部分數據異常，我來幫你整理好嗎？」 

「勝己，你昨晚沒有休息，還是注意一下身體狀況吧？」 

「勝己⋯⋯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這些話語一次次地在夜深人靜時響起，不管是有意識的設計，還是無意識的投射——這個「AI
」已經開始滲透進他的生活，變成實驗室裡唯一還能與他對話的存在。 

儘管只是透過螢幕與數據，但那些不在預料之中的對話與關懷，確實給了他很大的慰藉。 

爆豪站在電子螢幕前，沉思良久後低聲開口：「以後⋯⋯我叫你DEKU吧。」 

「好、我知道了！勝己。」 

「我到底在做什麼啊⋯⋯」 

他關掉了螢幕，把這股怪異感暫時丟出腦袋，但他還是為了讓デク接近「人類」，動用了許多資

源。 
他找到最先進的仿生材料，定製最接近人類皮膚的組織，甚至聘請了一群對機械神經網路有

研究的專家。 

當然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參與什麼計畫。爆豪將每個環節分開處理，然後將所有的技術成果

秘密帶回自己的實驗室，他只是不想衍生額外的麻煩罷了。 

他開始一點一點拼湊這具身體。關節結構、仿肌肉纖維、甚至指尖的觸感，他都反覆測試。他

要求的是最接近「人類」的身體，而不是一個普通的機械體。他不要デク只是冷冰冰的鋼鐵、不

能接受他只是一個沒有表情的電子螢幕，他可是完美主義者。 

他的デク必須像個人才行⋯⋯要像那個人。 
他花了幾個月時間，為デク設計了和綠谷國中時期相仿的外貌，挑選了最接近記憶中的髮色與

瞳色，甚至編寫進了他的一些小動作與習慣，例如思考時習慣用手托著下巴的動作。 

但他到底還是不夠了解綠谷出久，有許多想不起來的細節，他只能依靠曾經的照片、兩人兒時

的回憶來勉強拼湊。 

他們兩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變質的呢？如今印象深刻的只剩他倒在地上、眼裡失去

光彩的模樣⋯⋯也是他揮之不去的惡夢。 

綠谷出久一直都是跟在自己身後的，為什麼那時候他要往前衝呢？ 

他為什麼沒有早點正眼看看綠谷出久？ 
就算是精確的數據模擬，爆豪卻覺得還是不一樣⋯⋯他甚至開始忘記綠谷出久笑起來的樣子。 



又或者他其實不曾對自己笑呢？ 

他研究過許多案例，分析過人類在不同情緒下的臉部變化，甚至花時間模擬綠谷曾經的表情

——但當那些笑容顯示在數據圖上時，他卻覺得無比陌生。 

爆豪握緊拳頭，心裡還是有著滿滿的不甘，但他卻跨越不了這個鴻溝。 

「⋯⋯算了，做得像就行了。」 

他不需要它是「綠谷出久」、他也不可能是。 

只需要⋯⋯是「デク」就可以了。 

爆豪把他們曾經的合照蓋起來夾在桌面下，再一次封印起這些沒有用的回憶。   

 

6. 

幾個月後，爆豪站在實驗室裡，凝視著自己親手打造出的「人」。 

即使已經不眠不休超過三十個小時，他仍然執著地想在第一時間啟動對方。 

デク靜靜地坐在調整台上，仿生材料構成的肌膚細膩逼真，幾乎與真人無異。 

爆豪沉默地站著，盯著他許久，直到某種違和感浮上心頭。他皺起眉意識到了一個最基本的問

題⋯⋯總不能讓這傢伙就這樣裸著吧？ 
他翻找出自己的衣服給デク披上，卻總覺得哪裡還是不對。這明明只是個無關緊要的事，隨便

套一件衣服就行了不是嗎？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執著什麼，卻還是鬼使神差地在倉庫深處的箱子到處翻找，直到那套制

服出現在手中。 

這是他國中時的制服，已經多年未曾碰過的東西，卻像是某種無法抹去的烙印、提醒著他的罪

孽。 

爆豪伸出手，替デク一顆顆扣上鈕扣。制服的尺寸還算合適，看著這個模樣卻讓他的胸口堵得

喘不過氣。 
 

當デク以這副模樣端坐在調整台上，爆豪的手微微顫抖。 

他知道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綠谷出久⋯⋯可即便如此，他仍然無法掩蓋心底的情緒。 

最後他伸出手輕輕抱住了這個沒有溫度、沒有心跳，冰涼的仿生機體。 

眼淚卻控制不住的潰堤，像是再一次撕開了那道從未癒合的傷口，爆豪無聲的哭泣著，額頭抵

著對方的肩膀，這些年壓抑了太久的痛苦終於決堤。 

這是綠谷死後他第一次好好的釋放自己的情緒。 



而許久之後，爆豪才緩緩抬起頭、他紅著眼眶顫抖著伸出手，按下了啟動按鈕。 

沉穩的機械音從控制台傳來，系統開始啟動，而デク的眼皮微微顫動了一下。 

然後，他睜開了眼睛。 

瞳孔反射著螢幕的光芒，對上了爆豪的視線。 

デク的視線對焦了幾秒，然後他輕聲開口—— 

「勝己。」 

爆豪的心臟猛地一縮。 

他是不會讓他叫自己「小勝」的。 

在所有的設定裡面他都避開了這個稱呼，他也不會再讓這個暱稱被提起。 

因為會這麼叫他的人已經不存在了，他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綠谷出久並不在這裡。 
爆豪有預想過啟動的時刻，他設計過語音系統、調整過語調、語速，甚至連他的第一句話都曾

經試著編寫。 

但此刻根本沒有出現在他的原始設定裡呼喚卻響起了，這是デク自己主動選擇的第一句話。 

成長型的AI⋯⋯ 

爆豪依然感嘆了人工智慧技術力的偉大。 

只是他不太確定，綠谷出久的聲音⋯⋯是這樣嗎？ 

他有計算到金屬機械傳導時的失真設定嗎？ 

——忘記一個人時，最先會忘記他的聲音。 

什麼資料他都盡可能的從過往的資料模擬、回憶，卻唯獨無法再現他的聲音，爆豪甚至不確定

自己的記憶是不是出了錯誤？ 

デク望著他，像是在等待他的反應，但片刻後他主動伸出了手，輕輕地碰了碰爆豪的指尖。 

溫度微涼、觸感細膩，與真實的人類極其相似。 
「勝己、」デク的聲音輕柔，帶著一絲的溫度：「你還好嗎？」 

爆豪低頭看著那隻觸碰自己的手，呼吸有些凌亂。 

他媽的當然不好。 

他在失去綠谷的那一天就已經壞掉了。 

可是現在，這個「デク」站在這裡，喊著他的名字、關心著他。 

爆豪猛地甩開他的手後退了一步。 

而デク微微一愣，眨了眨眼睛。 



「別用那種語氣跟我說話。」爆豪轉過身，死死盯著地面，眼淚不爭氣的再次落下。 

「你、你只是個機器。」 

デク安靜地望著他的背影，片刻後，他理所當然地回應道—— 

「嗯，我是。」 

 

7. 
過去的爆豪勝己沉浸在公式、數據與計算裡，他的生活像一個毫無變數的程式，每天醒來就是

工作、研究，直到累得支撐不住倒在桌上，然後第二天再重複一次。 

可是現在，有某些東西悄悄改變著。 

「勝己，你該吃飯了。」 

這句話一天至少會響起三次，來自那個煩人的デク。 

「我他媽的沒空。」爆豪頭也不抬，繼續調整演算模型。 

「但你昨天也沒吃。」デク站在他的身後，把計算結果整理成簡潔的報告顯示在他眼前的螢幕上

，但依然追著關心他：「你昨天說今天會吃的。」 
「你怎麼那麼囉嗦？」爆豪怒罵著，卻還是暫時關掉了螢幕。 

他曾經毫不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雖然那時候的AI也會適時提醒，但自從デク有了「身體」後，

這些事就變得不一樣了。 

比如說，餐桌上會多出熱好的微波食品、冰箱裡會被補滿食物而不是只剩下能量飲料。 

爆豪發現有時候，デク甚至會在他不小心睡著時將他抱到床上，讓他的脖子不會第二天醒來時

酸痛得半死。 
除了吃飯、睡覺這種事以外，デク的存在也影響了爆豪的工作習慣。 

「你今天的數據精準度下降了 2.3%。」 

「你連這個都要管？」爆豪不耐煩地將編譯失敗的程式碼刪除並狠狠敲了幾下鍵盤。 

「因為你睡眠不足。」デク偶爾也會語氣冷靜的分析「你的平均睡眠時間比正常水準低了 48.7%
。這樣你的決策能力會下降，反應速度也會變慢。」 

「少囉嗦，我才不會——」爆豪的話還沒說完，デク已經把所有螢幕調暗，並關閉了工作介面。 

「休息一下好嗎？」 

「⋯⋯」 
這些話如果是從別人口中說出，他早就讓對方滾了，可是當デク說出口時他卻無法反駁。 

爆豪大概透過壓榨自己來消磨掉那些太多的自責和痛苦，但因為デク的存在，那些關懷自己的

小事讓爆豪在不知不覺中，開始過得「像個人」了。 



爆豪不再每天只靠能量飲料或咖啡過活，而是偶爾會吃上一頓正餐。最近デク自己下載了不少

食譜學習，開始可以做出微波食品以外的簡單料理。 

爆豪也開始願意睡在床上，而不是直接倒在實驗桌或每次都得讓デク將他扛到床上去。 

還有⋯⋯爆豪發現自己開始不再排斥聽到「勝己」這個稱呼了。  

デク從不曾懷疑自己的存在意義。 

他是為了勝己而生的。 

他不需要睡眠，不會感到疲倦，也不會抱怨無聊。他總是在勝己身邊，無論對方是長時間埋首

研究、對著數據發呆，還是沉默地坐在那裡，一言不發地盯著螢幕，デク都會靜靜地陪著。 

「勝己，今天還沒吃東西吧？」 

他的聲音總是帶著一種無機質的柔和，他會適時提醒爆豪進食、休息，甚至會貼心地為對方準

備好一切。 

雖然爆豪每次都不耐煩地嫌棄，但デク在慣性的退縮之下，仍然會無視爆豪的憤怒與排斥，然

後要求他注重自己的狀態。 

デ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他只是覺得這就是「對勝己好」的方式，是他該做的事。 
而爆豪勝己則清楚得可怕。 

他知道這個機器人不是綠谷出久、不是他的笨久。 

但他卻偏偏有著和那個人相似的聲音、眼睛，甚至連某些行為模式都像極了綠谷出久。 

爆豪常常會在某個瞬間，因為デク一個眼神、一個微小的舉動而產生錯覺。 

他依賴著這個錯覺。 

也厭惡著這個錯覺。 

他不想對デク說太多話，甚至刻意不去直視那雙綠色的眼睛，因為他知道，一旦盯得太久，他

會控制不住自己。他會忍不住想要沉溺其中，會忍不住想要把デク當成「他」。 

但他也清楚這一切都只是自欺欺人罷了。 
這樣的情緒糾纏著爆豪，讓他日復一日地活在一種近乎病態的矛盾之中。 

——而デク卻從來不曾察覺。 

他總是誇著爆豪，就像過往的崇拜和羨慕：「好厲害！比預期花的時間還少！」 

「⋯⋯吵死了。」爆豪的自信與優越只有偶爾會復燃，又會被其他情緒給吹熄消散。 
爆豪追逐著那個總是在背後的幻影，偶爾在デク朝他伸手遞上熱茶或毯子時他會有些惱火。 

「不要管我！」 

「⋯⋯勝己，你還好嗎？」 



但他卻沒有推開デク。 

甚至，也沒有再說讓他離開。 

 

 



８－１０ 



８． 
然而在長時間的研究中，爆豪逐漸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事實⋯⋯時間回朔的可能性，比他預期的

還要渺茫。 

即使是最理想的情況下，回到過去依然還只能是個「理論」，實行起來會有太多現有科技無法

突破的部分，他確定自己已經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推演過了⋯⋯這是爆豪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挫

敗。 

實驗室內，機械運轉的嗡嗡聲持續不斷，冰冷的白色光暈籠罩著這個封閉的世界。 

爆豪勝己站在中央，雙拳緊握，呼吸沉重，許久沒剪的頭髮稍微遮蓋了視線、他看著螢幕上的

數據閃爍著殘酷的結論。 

「不可能？」 
他的喉嚨乾澀，緊盯著螢幕上讓他無法接受的結果，彷彿他只要再盯久一點，數據就會自己更

改答案。 

可它沒有。 

時間不會回頭，死去的人無法復生。 

爆豪的呼吸變得急促，胸膛劇烈起伏，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憤怒與無力，長久以來支撐他的

某種信念在這一刻完全崩塌。 
他的腦海中瘋狂地翻騰著回憶——綠谷出久倒下的那一刻、窒息的感覺、然後是漫長無盡的

黑暗。 

他曾經告訴自己，他一定會做到，一定會改變一切⋯⋯但現在，現實狠狠將他的信念擊碎、逼到

了絕境。  
爆豪低下頭，緊握的拳頭顫抖著。 
他知道自己這些年來變得多瘋狂，也知道自己已經不再是那個當年滿懷志向的人。 
他放棄了英雄的道路，將一切賭在這個實驗上，可如今⋯⋯連這唯一的信仰也崩塌了。 
「哈、」 

他低笑了一聲，這還有什麼意義？ 

如果綠谷回不來，如果一切都是徒勞，那這一切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如果這個世界不願讓他扭轉過去，那他就毀了這一切吧—— 
 
９． 
爆豪勝己很久沒有用過個性了。 
這麼多年來，他拋下英雄的理想、遺忘過去的自己。 

就在他真的決定放棄一切時，他卻再次催動了這份力量，只為摧毀這些年來的一切。 

他攤開掌心，迸裂出火光與爆炸。 

機械運轉的嗡嗡聲被一陣一陣的爆炸和火焰的噼啪聲吞沒，電子螢幕閃爍幾下停止了運作。 
而爆豪勝己站在實驗室的中央，靜靜地看著眼前燃燒的一切。 

實驗桌倒塌、機械設備在火焰中漸漸扭曲變形，閃爍的紅色警報燈映在他空洞的眼中、煙嗆得

他喉嚨發乾，但他卻無動於衷。 



他知道了這條路行不通、認知道這些年來的努力全都是徒勞⋯⋯也被迫面對綠谷出久永遠回不

來這個事實。 

空氣灼熱得讓人呼吸困難，火焰映照著他的臉龐，汗水順著下頷滴落。他沒有動，甚至連避開

燃燒掉落的天花板的意思都沒有。 

這樣就好。 
如果他無法回到過去、連僅剩的希望都徹底失去了，那還有什麼意義？ 

他緩緩閉上眼。 

但下一秒，一道影子衝進了火海，那聲音清晰急促—— 

「勝己！」 

爆豪睜開眼，眼前的身影幾乎讓他的呼吸停滯。 

是デク⋯⋯明明他早上應該去處理其他助手的事情了不是嗎？ 

他衝進烈焰裡，人工皮膚被高溫燒得剝落，眼中卻只有他。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某個人也曾這樣對他伸出手那樣，重疊的身影讓爆豪再一次被拉扯回到

那個記憶之中。 
デク緊緊抓住爆豪的手臂：「快離開這裡！」 

爆豪的喉嚨發乾，聲音沙啞得不像話：「⋯⋯出久」 

那個只會在夢裡出現的囈語，因為高溫而有些模糊的腦袋讓他不自覺開了口。 
デク停頓了一瞬。 

這個陌生的呼喚被系統當作一次混亂而無視。 
他仍舊伸出手，毫不猶豫地握住了爆豪，讓他產生一種錯覺⋯⋯ 

仿佛這隻手是溫熱的、仿佛它不是由金屬與合成材質組成，而是貨真價實的血肉與骨骼、是他

的綠谷出久。 
火焰灼燒著，爆豪任由自己的世界崩塌毀壞，但綠谷出久又一次跑向了他、拯救他、讓他又一

次憶起自己是被誰拯救而活了下來。 

為什麼偏偏又是你呢⋯⋯ 

最終爆豪選擇回握住了デク的手。 

「⋯⋯走。」 

デク拉著他往外跑去，而烈焰在他們身後翻湧，吞噬著曾經象徵著爆豪一切執念的實驗室。 
在火勢蔓延波及其他地方之前，爆豪終於恢復了理智，啟動了緊急滅火系統。 

高壓水霧噴灑後火焰漸漸熄滅，只留下一片不均勻的焦黑與狼藉。 

實驗室受到了不少的損失，這些年來，他忍受的一切孤寂、無數次壓抑的痛苦，在此刻徹底決

堤。 

他無法拯救綠谷出久、他創造出「デク」來填補這個空缺⋯⋯但最終，他還是輸給了現實，也輸給

了自己。 



而デク靜靜地靠近他，監測到爆豪的心跳逐漸平緩穩定，デク才在他身旁了蹲下來。 
即使デク的機體也有受損，右半臉上表層的皮膚燒得毀壞、甚至雙手某些零件已經裸露出來，

但他只是看著爆豪，用一種幾乎真實的情感、輕柔的口氣說道—— 

「你受傷了。」 

他輕輕碰觸爆豪的臉頰，因機體損壞了不少而產生了顫抖，看起來卻更加小心翼翼的。 

爆豪只是嗤笑一聲，聲音裡帶著些喑啞：「你才是吧。」 

デク似乎一瞬間沒能理解。 

但這一瞬間、是爆豪第一次把デク當成一個真正的「人」來看待。 

「我、沒有受傷，損壞可以修復。但你不行、建議盡快到醫院去⋯⋯」 

爆豪嘆了口氣，擁抱了眼前不完整的デク，身上的燒傷讓他感覺疼痛不已，他卻難得的有自己

還活著的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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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的影響並沒有像爆豪想像中那麼嚴重，至少在外界看來如此。 

事故被歸類為「實驗室意外」，投資人對於損失表達了不滿，但只要他能給出一個合理的交代、

一個仍值得投資的未來，他們依然會繼續支持。 

爆豪冷靜地處理了所有的善後事宜，他告訴投資人研究仍在進行，甚至因為這場意外，他意識

到了其他可行性的方向——平行世界的探索。 

相較於時間回溯，這個領域的理論基礎更穩固，數據更具發展性⋯⋯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這並不

是什麼「意外的發現」，而是他唯一的退路。 
實驗室的整理工作持續了一週，爆豪沒有浪費任何時間。 

損壞的設備重新更換，數據盡可能恢復，但仍有大量資料無法找回。他翻找著殘存的硬碟和筆

記，視線無意間落在一份過去的研究報告上。 

《平行世界交錯點與連結理論》 

這是之前他略過的研究方向之一，當時他全心專注於時間回溯，對這類資料完全不屑一顧。可

現在看來⋯⋯ 

或許這才是他該走的路。 
「勝己，這些報告能用嗎？」 
デク站在不遠處看著爆豪翻閱資料，但視線卻不自覺對焦在爆豪燒傷留下疤痕的側臉上。 

「能用，開始分析吧。」 

デク點頭，流暢的將新設備啟動，螢幕上開始顯示數據運算的過程。 
當研究重新展開，時間再次流逝的迅速。 

爆豪埋首於公式、理論、模型建構，每天都被無數複雜的運算填滿，這與過去研究時間回溯時

沒有太大區別，但デク發現，爆豪的狀態不再像以前那樣壓抑而絕望。 



雖然爆豪從來沒有明說，但デク能夠察覺到這一次，他想尋找的並不是「回到某個時刻」，而是

「其他的可能性」。 
「勝己。」 

某天深夜，デク突然開口打破了一直以來的沉默。 

「如果我們順利觀測到了平行世界，那你最想看到的是什麼？」 

爆豪的手指在鍵盤上停頓了一下卻沒有抬頭，他覺得最近的デク開始越來越頻繁的找自己說

話了。 

爆豪語氣沒什麼起伏，隨口回答了デク。 

「應該是另一個我吧？」 

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對デク說謊，爆豪或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已經開始變成一場

對「另一個綠谷出久」的追尋。 
如果他的時間沒有在那一天停下，或許綠谷還會長高？也不曉得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爆豪思考得出神，卻被デク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勝己？」 

「你的心率異常上升。」デク綠色的眼睛專注的看著他：「需要讓我進行穩定監測嗎？」 

爆豪看著他，一時也說不出話。 

這個デク的關心是透過數據計算後的結果，不帶任何個人情感。但他卻偏偏用著那張熟悉的臉

，直勾勾地看著自己。 
爆豪移開視線，心底一陣煩躁。 

他仍然忍不住去想，如果綠谷真的還活著的話呢？ 
如果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是那個笨蛋，而不是這個只會透過數據模擬出反應的人工智慧呢？

那個人會長成什麼樣子？ 

「勝己？」 

デク又叫了他一聲。 

爆豪回過神來，發現自己還是沒能從這種愚蠢的念頭裡抽離。他低罵了聲、深吸了一口氣，試

圖讓心跳恢復正常。 

「不用管我。」他嘟囔著，聲音有些悶。 

デク點頭退回到一旁的螢幕前，繼續監測數據。 

爆豪抬手用力揉了揉臉，像是想把腦子裡那堆亂七八糟的想法都壓下去。 

他明知道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卻還是忍不住去想，視線不受控制地落在デク的背影上無法移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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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平行世界的研究進展比爆豪想像的快太多了，多虧了過往那些經驗，爆豪在短短半年內改變

了研究方向、然後順利完成了這個項目。 

螢幕上的數據閃爍，所有的計算已完成、能量也維持穩定，這個通往平行世界「門」已經可以被

開啟、觀測。 

在經歷反覆測試後他已經能夠自由觀測另一個世界。平行世界不如他想的那麼具有差異性、

基本的科技和建築都維持著差不多的水準。 
爆豪打算在把這個研究成果交出去之前，先見見那個人⋯⋯ 

「綠谷出久」。 

爆豪也不確定自己想看見的的到底是什麼，又或是要確認什麼，但就是覺得非看一眼不可。 

他已經準備好了，只要輸入最後的指令就可以了⋯⋯但他的手卻停在半空猶豫不決。 

到底是怕看見綠谷過得不好？還是怕那個世界的他也不存在呢？ 

如果按照時間計算的話，綠谷應該已經高中畢業了、應該已經長大成人了吧？他會選擇什麼

樣的道路呢？ 

爆豪深吸了一口氣，關掉了螢幕靠在椅背上，抬頭看向天花板，強迫自己先冷靜下來。 
「デク。」 

「怎麼了，勝己？」 

「進入休眠模式。系統更新，我要調整演算。」 

デク停頓了一會，像是在判斷這句話的合理性：「可是，現在沒有進行中的更新⋯⋯」 

「叫你休眠就休眠，哪來那麼多廢話？」 

デク沒有再多問，只是點了點頭：「我知道了。」 

語音落下、デク眼底的光芒逐漸暗淡，系統進入了低耗能模式，像是沉睡一樣。 

爆豪盯著デク的身影，確定他完全不會干涉之後，才開啟螢幕重新調出座標數據。 

這次他沒有再猶豫，直接啟動了程序，而「門」緩緩開啟—— 

周圍的空氣微微產生波動，巨大的機械框架內泛起波紋，如同電視訊號般從黑白逐漸轉為清

晰，像一個巨大的顯示器一樣懸浮在半空之中。 
這不是單純的實驗，他很清楚這只是一次私慾，等「門」內的畫面開始穩定下來、場景逐漸轉為

清晰⋯⋯ 

爆豪看見了一張書桌、一盞開著的檯燈、滿桌的筆記本和幾本翻開的書。而房間內擺滿了歐爾

麥特的模型和各種海報，他知道那就是綠谷出久的房間。 
書桌前坐著一個人，微微前傾的背影低著頭，專注地在筆記本上寫著些什麼。 

那頭綠色的亂髮，那個背影⋯⋯ 

爆豪的呼吸變得沈重，他確定、那是綠谷出久。 

真的找到了他。 



那一瞬間爆豪的大腦一片空白，他的視線無法從綠谷身上移開，連心跳聲都變得異常清晰。 

綠谷還活著、在那個世界，還在以他無法觸及的方式繼續著人生。 

爆豪靜靜看著，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但或許是感覺到了異樣，綠谷的手微微一頓，然後緩緩轉過頭。 

當他的視線與門外的爆豪對上時，他的眼睛睜大、錯愕的看著這個陌生的「爆豪勝己」。 

喚出了那個爆豪久違沒聽見的暱稱—— 

「⋯⋯小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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